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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伟山

刘君台村位于青州市区
以东 2 5公里，村内以刘姓居
多，据《刘氏族谱》记载：先祖
自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
大槐树底下迁来，并在此立
村，因西边有一高台，故名刘
君台。另有传说这座高台为秦
朝末年刘邦在此筑成，指挥操
练兵马，誓师伐秦。刘邦称帝
后，此台始称刘君台。村中曾
出土过汉代瓷瓮，以及现存的
明代备兵楼，足以说明其历史
文化底蕴之深厚。

备兵楼坐北朝南，东西长6
米、南北宽5米，高约12米，墙厚
0 . 7米。楼三层，一色青砖砌成，
白灰抹缝，屋顶起脊，飞檐翘
脚，灰色小瓦鱼鳞般盖满楼顶。
一楼无窗，正前方只有一门，顶
为弧形，由数块青石砌成，青石
两边和中间刻有大大小小的三
角形纹饰，上下衔接，自然规
整。尽管经历了数百年风霜雪
雨的侵袭，依然清晰看出石刻
的精美。二楼四面皆有一窗，大
小样式一样，顶部弧形，标准的
磨砖对缝结构。三楼东、北、西

三面各有一窗，唯南面三窗。三
窗中间的窗子和另三面的窗子
一样，顶部出厦，有滴水檐，檐
下是一套完整的砖雕，有花枝
等图案，精美绝伦。

这座楼，据说是本村刘氏
先祖所建，是为了防御土匪和
流寇的骚扰。最底层打有水
井，里面也储藏粮食，遇到土
匪来犯时，族人或村人都可躲
进里面避难，关锁门户，短暂
防御并维持生活，等待官府或
邻村前来救援。这楼称备兵
楼，其实没兵可备，也就是村
里的青壮年劳力而已。据史料
记载，明清两朝为防匪患，村
里的大户人家独资或者全村
百姓集资建造一些防御设施，
譬如在村子外围修围子墙，或
者在村里建这种备兵楼。平常
日子里，也可在上面站岗远
眺，作瞭望哨卡之用。

最底层的石门洞里，那扇
厚重的木质大门，终抵不过岁
月的敲打，早已腐朽损毁。新制
的木门及门框刷上黑漆后，竟
有了几许岁月的沧桑，在淡淡
的阳光下缄默不语。仔细看，门
框的横梁还是老的，包着一层

锈迹斑驳的铁皮，上面的铆钉
清晰可辨。可见，当初的木门和
门框都是包着铁皮的，不仅能
防止风吹雨淋的破坏，关键是
能防火。如果匪寇在门前架柴
用火烧，突破大门，那将是楼内
所有人的一场灾难。曾看过有
关清康熙年吏部尚书、文渊阁
大学士陈廷敬的一个专题片，
里面讲到了在他老家皇城相府
里的一座山河楼，七层，高三十
余米，样式和结构与刘君台村
的备兵楼差不多，功能也一样，
只是更加高大雄伟。楼里能盛
下1000人，最底层也有水井，楼
里不光储藏粮食，还有石碾和
石磨，遇上匪患抵挡一个月也
不成问题。最厉害的，楼里还有
通向外面的暗道，即使防御失
败，楼内的人也会全部安全撤
出。刘君台村的备兵楼大门紧
锁，无法窥知里面的具体样子，
但当年全村人齐心合力筑台修
楼的情景犹在眼前。

时光如白驹过隙，备兵楼
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才让
我们一睹其风采，听闻背后的
故事。它是一座村庄的灵魂，是
过往岁月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刘君台村“备兵楼”

□邢新锋

四百亩的乡镇校园，几千名
师生朝夕来往，楼宇错落，林木
疏朗，一群群鸟儿穿梭其间，为
这片天地缀满了生机与野趣。

麻雀是校园最常见、种群
数量最多的鸟。别看它个头小，
却也明事理知进退。它总识趣地
绕开教学楼——— 上课铃一响，教
室里的书声朗朗，雀儿便停在窗
外的梧桐枝上。偶尔有少不更事
的懵懂小雀，贸然落在窗台，圆
溜溜的小眼睛满带探索与好奇，
打量着教室里一张张求知若渴
的面孔。若是在下课时，它们受
到的礼遇更为隆重，一张张惊喜
的面庞和近乎“O”的唇形，传达
着热烈的欢迎与喷薄而出的喜
悦，伴着热辣滚烫的声音，这让
它很不习惯，“扑棱”一下飞走
了。

餐厅旁、宿舍区、教学楼后
的绿化带都是它们的乐园。天一
亮，勤快的它们就开始在树林、
灌木丛、楼宇间上下翻飞来回跳
跃，“啾啾”“啁啾”清亮脆嫩，像
一串串撒进风里的音符，满怀喜
悦迎接校园的清晨。

鸟儿在枯草落叶间寻觅啄
食草籽，还不忘抬头瞄你一眼，
圆溜溜的黑眼睛里三分警惕七
分亲切，熟人似的，随即便埋头
干自己的事，不把你当外人，丝
毫没有要飞走的打算。

餐厅附近，是它们的“觅食
胜地”，来来回回蹦跳着啄食饭
粒馍屑菜叶汤汁，时不时翻飞
一下，也跑不远，“叽叽喳喳”地
呼朋引伴，邀着彼此共享“残羹
美味”，在与比它们大的鸟儿争
食中也不落下风。有学生把自
己的馒头拧一小块轻轻抛给它
们，这些雀们扭扭捏捏往后退
了几步，片刻又蹦跳到馒头块
旁毫不客气啄了起来。

偶尔，它们寻觅些水果调
剂一下口味。会议室后的火棘
果，秋天以后就渐渐燃了起来，
圆润的果子攒成串、聚成簇，红
得透亮，像一串串挂在枝头的
小灯笼，艳丽胜过春日的桃李。
引得过往的师生或驻足观赏，
或拿起手机拍个不停。过了一
段时间，丛中低处的果子竟悄
无声息没了，枝梢的火棘果依
旧灼灼。又有一次经过，听到麻
雀“喳喳”的喧闹声，见它们在
火棘丛中上下左右蹦跳，小脑
袋对着火棘果迅速地一伸一啄
一咽，动作麻利干脆，正享用这
天然的秋果盛宴。被撞破“偷
吃”行径的它们，丝毫没有羞怯
意，反倒继续高歌不已，那清脆
的啼鸣，竟像是在得意宣告“这
红果果真香甜”。

吃饱喝足的它们便飞到向
阳的树木楼宇上玩耍嬉戏。一
只麻雀飞到一枝落尽树叶的树

枝上，另一只鸟也在眼前闪了
一下翩然而至，站成了相守相
望的一对，树枝便颤巍巍晃动
着。可不过十秒光景，一只麻雀
飞走了，另一只麻雀稍作停留，
也追随同伴的踪迹而去，只留
下树枝在颤动。

站在澡堂窗台上的两只麻
雀猛一看像在争执，你啄我一
下，我啄你一下，仔细看动作轻
柔，频次匀整。哦！原来是在相
互理毛。它们选择的二楼窗台
位置绝佳，三层楼高，从二楼开
始凹进去，所以，这窗台遮风挡
雨又通风向阳，成了鸟儿专属
的“梳妆台”。忽然其中的一只
麻雀没预兆地“扑棱”飞到门前
台阶上，另一只麻雀也紧随其
后，寻觅跳跃。片刻后，其中一
只麻雀又随心所欲地飞走了，
另一只麻雀却毫无反应地待在
原地。它们是恋爱中的情侣还
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是母子抑
或是父女？真让人琢磨不透。

越看越觉得有趣，感觉麻
雀有多动症似的。除了晚上休
息之外，它们在一个地方呆的
时间不会超过30秒，即使在这
不长的时间里，它也不闲着，抖
尾，理羽，仰观，俯察，环顾，小
脖子似乎可以无限扭动。同行
的老师说，这麻雀肯定不会得
颈椎病。

暮色渐沉时，餐厅旁的大
树上，满是麻雀的“叽叽喳喳”
声，估计是全校园的麻雀都聚在
这里开总结会，它们争先恐后地
说，迫不及待地说，说自己一天
的见闻，讲自己一天的感慨，谁
也不让谁，谁也不服谁。又像在
唱赞歌，感谢这既有食物之源又
有栖身之处的校园，感谢与它们
友好相处的师生。

在庄子眼中，麻雀是“决起
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
而控于地而已”之类的鸟，难及
有凌云之志的大鹏鸟，但即使
这样，它们也没有飞到温暖的
南方去，而是留下来与严寒斗
争，确是勇气可嘉，毕竟弱小的
它曾逼退过屠格涅夫凶猛的猎
狗；麻雀被捉住后是养不活的，
它不吃也不喝，只是“啾”“啾”
有气无力地哀鸣，向往自由，不
愿被豢养，宁可绝食而死。老百
姓说它“气性大”，有骨气有志
气，纵使身微，亦有千钧之重，
令人起敬。

“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师
生。”一届届学生来了又走，一
位位老师鬓角添了霜，这些雀
儿，年复一年地守着这片林子，
守着窗台上的暖阳，守着餐厅
旁的烟火气，成了校园长久的
风景。“啾啾——— ”一声轻啼掠
过耳畔，一只麻雀从眼前的冬
青丛中飞起，一闪便落在了不
远处的梧桐树上，翅尖还沾着
细碎的晨光。

□高贵华

鲁西南平原的风，裹挟着
千年墨香掠过菏泽大地。这座
古称曹州的城郭，北周武帝年
间因周代曹国故地而得名，
1913年虽废州设县，却完整承
袭了曹州的文化血脉与历史肌
理。从《诗经》的吟唱到当代文
坛的笔墨，诗句如年轮般镌刻
着岁月沧桑，让一城烟火始终
萦绕着半城诗韵。

菏泽的诗脉，早在两千多
年前的曹国大地便已生根。周
代曹叔振铎在菏泽定陶建国施
治，百姓感念其德，将祈愿与生
活化作歌谣，最终被孔子辑入

《诗经·曹风》。“芃芃黍苗，阴雨
膏之”，《下泉》的诗句映照着古
曹国农耕文明的质朴底色，而

《蜉蝣》《候人》的讽咏，则让诗
歌成为记录社会百态的史书，
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
头。彼时的曹国，作为“天下之
中”，其诗风既含中原的厚重，
又带鲁西南的率真，为这片土
地注入了绵延不绝的文脉。

时光流转，曹州的诗韵在
明清年间因牡丹而愈发浓烈。
自明代中期起，牡丹栽培中心
东移至曹州，取代洛阳、亳州成
为“牡丹甲天下”的胜地。文人
雅士慕名而来，笔墨间尽是对
这方盛景的赞叹。明代何应瑞
归乡打理“凝香园”，写下“摇风
百态娇无定，坠露丛芳影乱
斜”，记录着家园牡丹的万千风
情。清代王曰高游历之后慨然
落笔：“一见曹南三百种，从今
不数洛花红”，直白道出曹州牡

丹的艳压群芳。陈廷敬笔下“曹
州今有洛阳花”的欣喜，冯溥

“千里亲封裹”的珍视，让牡丹
不仅是自然奇景，更成为曹州
文脉的鲜活载体，诗句流传间，
这座城的风雅声名远播。

黄河的涛声与岁月的变
迁，在诗行中留下深刻印记。曹
州曾因黄河决口数度迁徙，城
郭圮于水又重建于土，但文人
的笔触从未停歇。蒲松龄在《聊
斋志异·葛巾》中，以神来之笔
将曹州牡丹化为仙子，让“葛巾
紫”“玉版白”的美名传遍天下。
苏毓眉、余鹏年编撰《曹州牡丹
谱》，以诗为注，既记录花品源
流，也留存了地方风物人情。这
些文字，既是对草木的礼赞，更
是对家园的眷恋，在沧桑变迁
中守护着文化的根脉。

进入当代，菏泽的诗风在
乡土间焕发新生。“理发师作
家”宋长征深扎泥土，将田间劳
作、乡间器物化作《北方有所
寄》中的诗意文字，“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的笔触里，既有对农
耕文明的描述，也有对生命本
质的思索。他的文字如鲁西南
的风，质朴中藏着深情，延续了

《曹风》以来以诗记实的传统。
如今的菏泽，街头巷尾仍能听
见民间曲艺的吟唱，田间地头
仍能觅得诗意的踪迹，千年文
脉在当代书写中不断绵延。

从曹国故地到今日菏泽，
从《诗经》遗韵到当代散文，诗
句是岁月的见证，更是文化的
纽带。这座城，一半是烟火人间
的沧桑变迁，一半是诗词歌赋
的清雅风流。

一城岁月半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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